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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968年京兆府国子监里的《佛道图文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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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北京市 100871) 

关键词：宋代宗教 佛教图像 道教图像 《摩利支天经》 《黄帝阴符经》 国子监 

KEY W ORDS：Religion in the Song Dynasty Buddhism Iconography Taoism Iconography M arishi．ten scripture 

Huangdiyinfu Guozijian(School ofthe SONS ofstate) 

ABSTRACT：This article is going to introduce the ‘Stele with Buddhism and Taoism iconography and scriptures’， 

which Was ori~ally erected in theGuozOian in Jingzhaofu during the Early Northem Song Dynasty．This stele bears inscrip- 

tions of Buddhism and Taoism scriptures，line-engraved iconography，and a roster of donors and craftsmen．Based on the in- 

dentification of the iconographical contents and thek relationship with scriptures，the author tries to elucidate some meaningful 

details in iconography and delineate changes OH iconography and history during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p~iod． 

北宋初期长安的国子监出现了一块特殊的 

石碑：《佛道图文碑》。此碑碑身高 133、宽 67厘 

米，两面共刻有五篇经文(一篇佛教经文和四篇 

道教经文)及三幅卷首图，现藏西安碑林博物 

馆⋯。正面(碑阳)制作于乾德六年(968)，上部 

为佛教的《佛说摩利支天经》(带卷首图)，下部 

为道教的《黄帝阴符经》(带卷首图)。后刻的为 

背面(碑阴)，制作于太平兴国五年(980)，由上 

至下为道教的《太上老君常清静经》(带卷首 

图)、《太上升玄消灾护命经》和《太上天尊说生 

天得道经》。各段经文分别记有施主、书者、刊刻 

者、绘画者姓名。明代以来，此碑的两面分别以 

拓片的形式流传，曾发表过一些关于碑文书法的 

评论，但一直没有完整的介绍，更无专题研究 J。 

笔者在数次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撰得此文，记录和 

讨论如下 

一

、基本资料 

碑阳 

第一篇经文：《摩利支天经》 

1．线刻卷首图(图一)：画面刻有三人立于 

云端。中间是摩利支天，形似天女，首戴高冠，左 

手抬起持天扇，右手垂下，掌中有一枚宝珠。身 

披璎珞，双足各踩一朵盛开的莲花。其左右各有 
一 位侍女，侍女略小，亦作天女形各持一白拂，跣 

足立于云端。三人天衣拂动，略呈 向左前行之 

状。右上角画一太阳，中有阳乌，下有云彩相托。 

2．经文：题“佛说摩利支天经”，小字“京兆 

府国子监”。又“神王女抄多摩尼莫说”，小字 

“梁代 失译”。正文 起：“如是 我 闻，一 时婆 

图一 《摩利支天经》线刻卷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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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共 38行，每行 11字(经文略)。 

3．经文后用小字记造碑人：“安仁祚刻字。 

汝南袁正已书。助缘樊有永、弟有遂。前摄节度 

推官刘知讷施石。李奉蛙画像。乾德六年十月 

十五日施主徐知舜建。其经永在监内留传”。 

第二篇经文：《阴符经》 

1．线刻卷首图(图二)：画面为情节性构图， 
一 棵树下有二人相对而坐，右者身着宽袖长衣， 

束腰(胸)，坐于一石上，石下有一葫芦。左手持 

杖，右手略抬起，似言语状。对面坐着抬头恭听， 

束发，双手合于胸前，身旁置一把古琴。其身后 

有一枯树，树枝间冒出火焰。远景为山石。图旁 

刻有“京兆府国子监”六字。 

2．经文：题 目“黄帝阴符经”，正文起自“经 

日，观天之道，执天之形，尽矣⋯⋯”分为上下两 

栏 每栏 26行，每行 11字(经文略)。 

3．经文之后以小字又记造碑人姓名：“汝南 

袁正已书。武威安仁祚刻字。助缘樊有永、弟有 

遂。翟守素画像。前摄节度推官刘知讷施石。 

乾德六年十一月九 日施主王能处建”。 

碑阴 

碑阴有三段经文 ，均为道经。其中第一篇经 

文有卷首图。 

第一篇经文：《太上老君常清静经》 

1．线刻卷首图(图三)：中央为太上老君盘 

图二 《阴符经》线刻卷首图 

坐于束腰八角形座上，左右各一侍卫真人。老君 

头戴芙蓉冠，眉间有一圆点似佛像之白毫。左手 

扶三足凭几，右手持麈尾扬至右肩。外披大袍， 

内束带。后有圆形身光和头光，外饰火焰纹。其 

座前石上置一花盆，花盛开似为牡丹。老君左右 

真人均双手持笏于胸前，头戴芙蓉冠，身着大袖 

宽袍，束带 ，相向而立。其左者脸略瘦长，其右者 

脸型略圆。老君身后上方，左右各有一云朵，云 

朵中间刻有双翅。 

2．图下造碑人名及发愿文：“上清三洞道士 

黄玄之、正一盟威道士监观刘守素、道士弋稹、刘 

显忠、陈远、阎重遇、吴唠、任洪福 、李重进、骞浦、 

中山赵知朗、始平庞仁显书、白廷璨画像、武威安 

文璨刻字。太平兴国五年二月二十一 日步虚社 

众普愿兴行。” 

3．经文：“《太上老君常清静经》。老君日： 

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 日月(中 

略)。得吾道者，常清静矣。太上老君常清静 

经。”正文后是三段注，即仙人葛玄日、左玄真人 

日、正一真人日(略)。分上下两段，每行 13字， 

共46行。 

4．经文后小字又记造碑人姓名： 

“钆首樊有永、张仁杲、赵仁瑞、预洪明、张 

仁则、李莹、王文义、李若拙、张重厚、刘宋恭、会 

头黄均、副会头田光义、齐知改、袁德昭、赵仁献、 

图三 《太上老君常清静经》线刻卷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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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遂、祜之、段元吉、郝志节、王进、刘景温、李训、 

王思蕴、李遂冲、朱奉琼、马真、赵琪、杨重谊、进 

士张元载、苏德昭、李口、李崇鲁、张全达、使院前 

行石敏，永在宣圣庙建立。故管内观察推官刘知 

讷施石，乡贡明法段、余庆、乡贡三礼丘敏”。 

第二篇经文：《太上升玄护命经》 

1．无卷首图。 

2．经文名：“太上升玄消灾护命经”。正文： 

“尔时元始天尊在七宝林中五明宫内，与无极圣 

众俱。放无极光⋯⋯”。正文仅一段，共 25行， 

每行 13字(经文略)。 

3．经文后以小字刻施主姓名：“施主乡贡进 

士刘陟、乡贡三传庞仁显书、武威安文璨镌、助缘 

樊有永。大宋太平兴国五年庚辰岁闰三月十五 

日建”。 

第三篇经文：《太上天尊说生天得道经》 

1．无卷首图。 

2．经文名：“太上天尊说生天得道经”。正 

文：“尔 时元始 天尊 于 大罗 天 上、玉 京 山下 
⋯ ⋯

”

。 一 段，正文每行 13字，共 27行 (经文 

略)。 

3．经文后以篆字记 日期：“大宋太平兴圉五 

年岁次庚口口(辰闰)三月二十一 日建”_3]。 

上述两段道经无卷首图。 

二、经文与图像 

《摩利支天经》自南北朝至宋代十分流行， 

先后有6个译本：南朝梁(失译者)、初唐阿地瞿 

多泽(永徽五年，654)、盛唐不空译(8世纪，又有 

3个不同传本)、北宋天息灾译(雍熙三年，986， 

密教因素更显著，但该译本的流行时间因比这件 

石碑晚而没有关系) J。早先梁译本最短，没有 

对摩利支天的形象描写。后来的译本都较长，咒 

语和印法坛法多，对摩利支天形象的描写较细。 

石碑所录经文基本上是“梁失译”本，个别文字 

略异。石碑图像的依据出自阿地瞿多译本(及后 

来的不空译本)。阿地瞿多译本及不空译本都有 

较多咒语和结印与坛法，文字较多，不如梁失译 

本简洁，后者宜于普及宣传，适合刻于石碑。这 

大概就是虽然不空译本广为流传但没有替代梁 

译本的原因。 

最先对摩利支天图像进行研究的是松本荣 
一

，但当时所知的实物除大正藏的附图外只有敦 

煌藏经洞出土的两件，其它没有进人视野 。西 

安此图是现存中国摩利支天像最早有纪年、有图 

像作者姓名的一例。摩利支天图像的流行应该 

是在唐代，即阿地瞿多译本出现之后。现存 10 

世纪以前的摩利支天像主要有敦煌 7例：敦煌莫 

高窟晚唐 8窟、榆林 36窟 一 。这可能是现存 

最早的了。敦煌藏经洞出土4例：英国博物馆藏 

《摩利支天 图》，约唐末 五代初 (Stein painting 

207，9世纪末 ～l0世纪初)、法国吉美博物馆藏 

《日前摩利支天像》(MG．17693)、《日前摩利支 

天图》(EO．3566)，以及 《摩 利 支天像》(P． 

3999)(可能在 l0世纪末 ～1 1世纪初之间)。晚 

于西安摩利支天像的宋元造像还有南宋重庆大 

足北山 130龛、大足营盘坡、安岳华严洞石刻、张 

胜温绘《大理国梵像卷》、山两大同善化寺金代 

摩利支天塑像、黑水城出土西夏摩利支天j 像、 

元代杭州飞来峰70、79龛石刻像等。 

现存的摩利支天像可大致分为两种：普通天 

女形、多首多臂形(猪面或猪牟)。前者流行于 

唐至宋初，现存实物如敦煌莫高窟第 8窟壁画， 

后者流行于 10世纪末以后，现存实物如重庆大 

足北山摩崖造像。前者的经典出处主要是阿地 

瞿多译本，后者的出处则是天息灾译本。前者带 

有更多中国自己的特色，后者更多依据印度样 

式。前者的图像参考原型是维摩诘前的天女：高 

髻、左手持扇、右手握宝珠(如敦煌莫高窟 334窟 

初唐《维摩诘经变图》局部)，法、英藏品大致依 

于此。西安石刻本是第一类图像最后的一例，但 

局部已经显示出其内在的转折迹象。这个局部 

就是摩利支天的冠式变化。敦煌早先的 6例都 

是凤冠，形似唐代贵族夫人。西安像则是顶为多 

边(角)形的桶状高冠，顶上每一角饰一珠。这 

种桶状高冠为武将所戴，一般见于中唐至五代的 

毗沙门天王像，如敦煌莫高窟 154窟 中唐壁画 

《毗沙门天王与瑞像》、大足北山晚唐毗沙门天 

王，显示 了摩利支天的图像偏离了“富贵”“华 

美”的传统，借鉴了毗沙门天王“武装”的成分。 

西安碑林《摩利支天经》卷首图，可看作女性摩 

利支天的“终结者”，北宋后期至南宋出现完全 

不同的多首、多臂、执兵器的摩利支天，由女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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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形式变为威怖的武将形式。这显示早在天 

息灾重新译经以前，在京兆国子监的图像上已出 

现对摩利支天的再解释。 

《阴符经》据称是北魏道士寇谦之所传，大 

约成书于唐以前，初唐已有抄本流传。该经在唐 

玄宗时得到李筌的解释，如黄庭坚说：“《阴符 

经》出于唐，李筌熟读其文，知非黄帝书也。盖欲 

其文奇古，反诡 谲 不经，盖糅 杂兵 家语作 此 

言”l8』。今《道藏》洞真部本文类收人无注本一 

卷，注本二十余家 。。。《阴符经》因其简短且 

内涵丰富，便于刻于碑上。因有一些传奇色彩而 

得以普及，还常有信奉该经而衍生奇迹的传说， 

如《云笈七签》记一位叫尹言的人因念《阴符经》 

而找到自己前生的“巨业”家室，遂合两家“契为 

骨肉”̈ 。这些神奇故事一定为人们所津津乐 

道 ，构成该经进入国子监的民问基础。 

与一般佛经、道经卷首图的偶像式(说法 

图)不同，这幅《阴符经》卷首图是故事插图式。 

属于史迹故事类型。显然是一个已经被冷落的 

故事，明代赵蛹已经不认识其内容了，说是“黄帝 

问道广成子像” ，显然有望文生义之嫌。毕沅 

正确地指出图像是“李筌见骊山老母” 。这个 

故事详见于《云笈七签》卷一百十二《神仙感遇》 

上：“李筌号达观子，居少室山，好神仙之道，常历 

名山，博采方术。至嵩山虎口岩，得《黄帝阴符本 

经》，素书朱漆轴，缄以玉匣，题云：大魏真君二年 

七月七 日上清道士寇谦之藏诸名山，用传同好。 

其本縻烂，筌抄读数千遍 ，竟不晓其义理。因人 

秦至骊山下，逢一老母，鬓髻当顶，余发半垂 ，敝 

衣扶杖，状貌甚异。路傍见遗火烧树，因自言日： 

火生于木，祸发必克。筌惊而问之日：此《黄帝阴 

符》老母何得而言之?母日：吾受此符已三元六 

周甲子矣。少年从何而得之?筌稽首再拜，具告 

所得。母日：少年颧骨贯于生门，命轮齐于 日角， 

血脑未减，心影不偏，贤而好法，神勇而乐智，真 

是吾弟子也。然四十五当有大厄。因出丹书符 
一

道，贯于杖端，令筌跪而吞之。日：天地相保。 

于是坐于石上，与筌说《阴符》之义，日：《阴符》 

凡三百言，一百言演道，一百言演法，一百言演 

术。⋯⋯母日：日已晡矣，吾有麦饭相与为食。 

袖中出一瓠，令筌谷中取水，既满矣，瓠忽重百余 

斤，力不能制而沉泉。及还，已失母所在，但留麦 

饭数升而已。筌食之，自此绝粒。”̈ 

与碑林图像 比对考证，图中(图二)有两个 

证据显示出为骊山老母故事：1，树上冒出火焰纹 

(上引“路傍见遗火烧树”)；2，扶杖老人无胡须 

(上引“逢一老母，鲎髻当顶，余鬟半垂，敝衣扶 

杖”)。骊山老母的传说至少在初唐以前就已存 

在。骊山上有骊山观，观有老母殿，唐初武德六 

年(623)因高祖皇帝在此见到 白鹿而改名 白鹿 

观 。李筌是唐代道教名士，《宋史》有：“《黄 

帝阴符经》一卷。旧目云，骊山老母注，李筌 

撰。”_1 可见唐时骊山老母与李筌是相关于《阴 

符经》的一对人物。据宋人记载，李筌遇骊山老 

母的故事就发生在长安境内蓝田县西北一十五 

里的咽瓠泉 J。这当然为当地京兆府造碑的民 

众刘知讷、樊有永等人熟知。关于骊山老母的传 

说不止于与《阴符经》有关，更有意思的是宋代 
一 则关于她“绝谷麦饭术”的记载  ̈。服骊山老 

母的“绝谷麦饭”第一服七 日，可以管 300日不 

饿。第二服四日，可以管 2000日不饥。继续服 

之，可成神仙。如前引，老母为李筌“但留麦饭数 

升而已。筌食之，自此绝粒”，李筌不仅从老母处 

得悟天地之真谛，还得到了食之则永远“不饥不 

渴”的神奇食物。 

图中两人不是《阴符经》内部 的人物或因 

素，只是这部经传播过程中的一个外围故事。两 

人一正一背：低者背面略侧，抬头仰视老母，身旁 

置放一把古琴，以代表李筌的士人身份；老母正 

面略侧 ，位高，脚下有一个葫芦——后来常作为 

长生的神仙拥有的道具，面对李筌娓娓道来。李 

筌的形象被理想化，不仅是一个传道 、求道者，他 

还体现了一种追求：文人们既要求道，悟知人世 

的真谛，还要求长生：从老母那里得到“绝谷麦 

饭”。老母脚下的这个系有丝带的葫芦，似乎就 

装着这种神奇食物。李筌的图像尺寸要小于老 

妇人，这虽不合常理却符合人物的等次，这充分 

显示出老母是整幅画的主角，她不仅扮演着释说 

真理的角色，更是拥有长生之术的施舍者。这正 

是民众对《阴符经》这个传说的期待。 

《太上老君说常清静妙经》全文见《道藏》11 

册和 l7册。[1 此处由白廷璨绘制的《常清静 

经》卷首图(图三)，主尊太上老君形似菩萨。 

明、清人均误看作菩萨，且讥之。明代赵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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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经文的书法“真之唐人名 

书中殆不可复辨”的特点， 

继而发出疑惑：“但经首乃 

作菩萨尽(画)像，何也 ̈ ? 

清末叶昌炽在《语石》中沿 

袭这个讥疑。他们觉得道 

经配佛像(菩萨)不合常理， 

对文图错位表示了不理解。 

这显然是一种误会，把老君 

像看作了菩萨像。但是事 

出有因，这个原因就是白廷 

璨所画的老君看起来与菩 

萨没有显著的区别。比较 

以下图像细节： 

1．老 君 额 中有 “白 

毫”；大胡须被弱化：似隐似 

现 

图 左：《太 上二老君常清静经》卷 ‘ (拓片)，彳T：高文进984年作弥勒菩萨像(日本藏) 

2．背光外圈加火焰纹，隋唐道像背光为莲 

花形或圆形。 

3．外披大氅(形似菩萨之披帛)，道袍从双 

肩落下至上臂，是五代宋初女性流行的装扮(唐 

代妇女披帛在肩上)。至南宋成为三清像的标准 

样式，如大足舒成岩。 

4．两位真人：脸型一瘦一圆，模仿 自佛教二 

弟子，唐代道像所未见。 

5．加双翅的飞云：独创，外形模仿飞天。 

6．座前供花：后来元永乐宫壁画体现了这 

个传统。 

高文进是北宋初期图画院的著名画家，代表 

了宋初官方佛像的新风格。与高文进 984年作 

弥勒菩萨像(日本藏)相比较(图四)，两画有相 

同的构图和细节——右手持扇、白毫、坐姿手势。 

这些特征表明，旧都京兆白廷璨所画的太上老君 

图像的确有意向佛像靠拢，应是有意创造一种与 

佛像的一致性。 

《太上升玄护命经》也是一部在宋代广为流 

传的有灵验佳话的道经，大约成书于隋唐，原本 
一 卷，收入《道藏》洞真部本文类。版本与敦煌 

出两篇《太上升玄护命经》相同 ，而与今本 

《道藏》所收略有异。现存本篇名多一“妙”字， 

为《太上升玄护命妙经》，经文约有2O多字不同。 

不同的文字如：碑文为“滞声香味，触中迷有，无 

无有内”，而《道藏》本为“沉滞声色，迷惑有无， 

无空有空”。其意义没有大的分别 。无图，不 

赘述。 

三、建造过程与意义 

将道教与佛教的造像共建于一碑，早见于北 

魏(如陕西耀县魏文朗造像碑)。共建于一窟， 

早见于西魏 (如陕西宜君福地水库石窟)，至唐 

代则有三教合一造像龛，如四川李去泰写于大历 

六年(771)的《三教道场文》所记 。不过主要 

在于并列 、糅合造像而非经文，图像亦为雕刻也 

不是书籍插图式的线描 。并列经文、各配有卷 

首图，此碑可能是现存最早的一件。与唐末 、五 

代的丰满风格不同，三幅卷首图的人物显示出清 

瘦的造型新风格。i幅图分别由三人绘制：白廷 

璨(史迹无载)、李奉畦、翟守素。元末《图绘宝 

鉴 ·补遗》有“李奉畦、樊守素，俱善人物”l2 。 

冈两人一起提到，列为一条，故“樊守素”应为此 

碑之“翟守素”，系《图绘宝鉴 ·补遗》传抄之笔 

误。而两人之所以一起被记载入画史，或许正是 

因为这件石碑拓片(碑阳)的流传，而不是石碑， 

否则碑阴的白廷璨也会同时被记录在案。 

由题记，我们可以描述出该碑的建造过程： 

碑阳：乾德六年十月(968)，由前摄节度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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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讷施石、施主徐知舜建、樊有永兄弟助缘、袁 

正已书、李奉硅画像、安仁祚刻字。刻《佛说摩利 

支天经》及卷首图，并决定“其经永在监内留 

传”。同年十一月，续在佛经下方 的道教经书 

《阴符经》及卷首图刻制完工，施主另由王能处 

担任，助缘还是樊有永兄弟，书写者和刻勒者还 

是袁正已和安仁祚，但绘画为翟守素。佛经与道 

经的刻制显示了一个完整的计划，一气呵成。 

碑阴：12年后的太平兴国五年(980)二月， 

还是在樊有永的“助缘”下，一个更为庞大的赞 

助队伍出现，为首者是道士黄玄之及民间结社 

“步虚社”共 11人，他们是专业和“半专业”的道 

教人士。其后又续上了一个 38人的大名单，名 

单中还包括原来“施石”的刘知讷，而他已在“管 

内观察推官”的名分下“故”去。刻制的经文是 

道教的《太上老君常清静经》及卷首图，赞助者 

决心“永在宣圣庙建立”，可知，先前的“国子监” 

看来已经改名为“宣圣庙”。一个月后，另一篇 

道经刻制完工，即《太上升玄护命经》，还是樊有 

永“助缘”，施主却是另一人：“乡贡进士刘陟”， 

书者和刻者还是庞、安二人。6天后，最后一篇 

道经《太上天尊说生天得道经》刻制完工，赞助 

人没有另外再标出，显然还是上述众人。贯穿前 

后 12年的“助缘”者樊有永应是石碑两次刻造的 

总操持者，及其众多没有特定限定词的赞助人， 

显示出了不同宗教的宽容和共生性。 

联想起该 碑刻勒 的前两年，即乾德 四年 

(966)，还是由刘知讷、樊有永等人出资刻制了另 
一 件道经石碑，即《三体阴符经》，经文由宋初名 

画家郭忠恕用大小篆和隶书书写。《阴符经》刻 

勒在一块佛教僧人的墓碑之阴，即《唐实际寺怀 

恽之碑》，立于天宝二年(743)。此碑现藏西安 

碑林。碑阳：《大实际寺故主隆阐法师碑》(即怀 

恽碑)唐天宝二年立，无撰、书人署名，据碑文盖 

为怀恽弟子大温国寺主思庄所撰。此碑应该原 

在唐实际寺立。碑阴：乾德四年 (966)三体《阴 

符经》(文字略)。经文下端列出造碑人姓名(清 

代拓片一般没有此段姓名)： 

“会首 

左街玄寂大师赐紫尹可口 

前节度推官刘知讷 

道士武义口、张景口 

前摄右金吾卫长史鱼光口 

前摄同州别驾梁廷翰 

使院前行刘永丰 

马敬真、武知翔 

张廷隐、李贞吉 

属省铜治口官杨口 

使院仓案行首刘忠 

都勾当樊有永 

冯延蕴” 

经文尾署：“郭忠恕三体书、安祚勒字。大宋 

乾德四年四月十三日建”。 

又是刘知讷、樊有永。此碑时跨唐宋两代和 

佛道两教。碑阳为佛，唐实际寺怀恽之碑，其残 

损应为晚唐或五代灭佛所致。至宋初乾德四年 

(966)，距立碑已有223年，刘知讷等信众利用了 

这块已残坏的石碑，刻上道经。以三种书体书 

写 ，带有一定程度的字帖性质。两年后刘、樊等 

人再次联手，明确开始实施了建造佛道混合经文 

图像石碑的行动，并且开创性地将之置于儒家核 

心机构国子监，显示出民众缩小信仰差别、趋同 

三教的主张。这件石碑的制作是一个集体参与 

的公共事件，旨在表达和推崇宽容的文化态度。 

此碑所选经文短小(易普及)、实用(民众期待的 

消灾祈福)，虽然非核心但都是相当重要的经典。 

碑上的道教经文显示出三教合流倾向，体现了五 

代宋初“合”的趋势。晚唐以来，一些高道重新 

注释道经或新编道经，使内容接近佛教。晚唐杜 

光庭对老子身世作了重新解释，又注释《太上老 

君说常清静经》 。《太上升玄消灾护命经》虽 

然短小，汲取了佛教大乘中观派理论，融合佛道 

二教。抬头是：“尔时元始天尊⋯⋯”，其文字风 

格也酷似佛经。五代至宋初陈抟在华山的活动 

与融合佛道的主张，必对长安道教产生显著的影 

响。晚唐至五代有孙位作《三教图》、丘文播作 

《三笑图》，都体现出与此碑一致的观念。联系 

到四川安岳圆觉洞前蜀第23窟(佛道混合石窟) 

天尊造像，湖北武当山狮子峰的北宋前期天尊造 

像(天圣九年，1031)，也显示出佛、道模糊化的特 

征，应是有意创造一种道像与佛像的一致性，即 

陈抟所代表的三教合流思潮的视觉形式表达。 

唐大和四年至开成二年(830～837)，一场大 

型的刻经活动在长安展开 ，多种精心挑选的经书 



82 研究与探索 

如《周易》、《尚书》、《诗经》等被刻成114石，永 

久性竖立在国子监，俗称“开成石经”。这个先 

例不仅建立了一个经学文字的标准，还以石质的 

材料和碑刻的形式建立了一个如何做到“永恒” 

不灭的范式。紧接着又经历了会昌毁佛之难，国 

子监及其藏石更是凸显出其永恒性。佛经和道 

经一起进到国子监，似乎也就顺理成章了。另一 

方面，国子监这所最高学府不是一个宗教避乱 

所 ，它对刘知讷等人所造这件佛道图文碑的接 

纳，既显示了对民间潮流的顺应姿态，还显示了 

其文化传承使命的“扩容”和新的历史责任感。 

笔者在实地考察和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得到 

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帮助，特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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